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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野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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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治疗有毒动物咬伤，一位无名的希腊神职医生创制了底野迦，历来被西方人视为解毒神药。自隋唐时
期由使节传入中国后，被官方和民间的本草或方剂著作收录，崇尚西洋事物的康熙皇帝对底野迦尤为喜爱，除了在

宫中应用，还一度尝试中国本土制作。从底野迦传入中国及历代对其认识和应用，反映了中医药吸收和接纳外来药

物的态度、方式及外来药物在丰富中医药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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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６８年７月，法国“叶子花”号游轮正在进行环
球旅行，船上一名水手在南太平洋某岛屿岸边寻找

海蚌时被一条毒蛇咬伤，半个小时后他服用了抗菌

药琥珀酸铵和一种解毒剂，之后全身汗出，毒解而

痊愈。这种神奇的解毒药名叫底野迦，又写作“底

也伽”、“的里亚加”或“德里鸦噶”等，是拉丁语

ｔｈｅｒｉａｃａ的音译。它是将多种药物混合粉碎后调和
而成的一种解毒药，“价格相当昂贵，最初用于治疗

中毒、疯狗与野兽的咬伤，之后才成为治疗蛇毒以

及除去所有种类之毒的解毒剂，甚至成为一种万能

灵药。”［１］底野迦自隋唐时期传入中国后即引起重

视，被历代本草学家记载和沿用。至清代，康熙皇

帝曾派人寻找底野迦配方中所需的药材，虽然无功

而返，却是试图将底野迦本土化的一种尝试。底野

迦的传入，是外来药物融入祖国医药的缩影，体现

了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明或异质文化的开放与

包容。

起源于古希腊的万应解毒药

公元前２世纪左右的古希腊说教诗人和医生尼

坎德有两首六音步说教诗被保留下来，其中一篇名

为 Ａｌｅｘｉｐｈａｒｍａｃａ，译作《解毒剂》，另一篇名为
Ｔｈｅｒｉａｃａ，即《底野迦》，这当是关于“底野迦”之名的
最早记载。公元前１世纪，黑海南岸本都国王米特
拉达梯六世因为树敌太多，终日惧怕被人毒害，因

此命令御医克拉斯特给他配制一种万能解毒药。

经过亲身或在罪犯身上反复试验，最后研制出含有

多种药物的混合剂底野迦。公元２世纪，名医盖仑
对此药配方做了定型，因此后人称这种解毒药为

“盖仑丸”。

Ｔｈｅｒｉａｃａ本义是“有毒的动物”，但尼坎德的诗
除了描写包括１４种蛇的许多动物外，还有１２５种草
药和香料。古罗马百科全书式的作家普林尼在他

的《自然史》中说底野迦是由６００多种不同药物混
合而成，但并没有具体列出药物名称。罗马医生塞

尔萨斯在《论医学》中列出的底野迦配方只有３６种
药物：“广木香７打兰（１打兰约合１．７７１８ｇ），菖蒲
５打兰，圣约翰的麦芽汁、树胶、波斯阿魏、阿拉伯树
胶、鸢尾草、小豆蔻各２打兰，茴芹３打兰，塞尔特甘
松、龙胆根、干玫瑰花瓣各４打兰，罂粟树乳、荷兰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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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４．５打兰，桂皮、毒麦、长椒各４．２５打兰，安息香
５／４打兰，海狸香、乳香、大花寄生草汁、没药、香料
树脂各６打兰，柴桂叶６打兰，坚果草花、松节油脂
各６．２５打兰，白松香、甜萝卜各６打兰，甘松、麦加
香脂各６．２５打兰，大黄根７打兰，番红花、生姜、肉
桂各７．２５打兰。将它们一起捣碎拌上蜂蜜，每天就
着酒喝一核桃壳左右可以解毒。”［２］这一配方中的

药物大部分为香料药物。之后底野迦的配方不断

被改进，使新的解毒剂能够预防毒蛇咬伤和其他毒

伤。希腊名医盖伦为罗马皇帝奥略留调制了加入

罂粟汁的底野迦配方，使其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传入中国

中国医书中关于底野迦的描述较早见于朝鲜

《医方类聚》所引《五藏论》，曰：“底野迦善除万

病。”《五藏论》一书见于《隋书·经籍志》，后佚，部

分内容赖《医方类聚》引用得以保存。著名翻译家

杨宪益在《东罗马的鸦片贸易》一文中注意到此条

记录。［３］由此推断，底野迦很可能最迟在隋代已传

到中国。

唐代初期，伴随中外交流的频繁和贸易的繁荣

发展，底野迦也被使节带到中国。唐高宗显庆四年

（６５９年），中国第一部官修本草《新修本草》成书，
该书记载了底野迦的性味功效，并指出“胡人时将

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４］。《旧唐书》也记载：

“乾封二年（６６７年），拂蘂王遣使献底也伽。”［５］“拂
蘂”指拜占庭帝国，当时中国称其为大秦，又名拂

蘂。可见，被西方视为珍贵之物的万能解毒药底野

迦能治百病，在唐代由胡人带至中国，经过中国医

家临床应用证明有效，补以性味功效，载入我国第

一部官修本草。

中医对其融汇吸收

继唐代之后，宋代官修本草原样保留了《新修

本草》中“底野迦”条文的内容。寇宗《本草衍义》

的记述也与《新修本草》大同小异，苏颂《本草图经》

将底野迦列在“牛黄”条下，曰：“又有底野迦，是西

戎人用诸胆和合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今南

海有之。”［６］显示到了宋代，仍不时有人通过海上丝

绸之路将底野迦传入中国东南沿海。有学者认为

苏颂之所以在牛黄条下叙述底野迦，从《图经本草》

体例推测，可能是苏颂认为“诸胆”中应包括牛胆，

故附在“牛黄”条下叙述。［７］

元代《回回药方》中也记载了底野迦，宋岘将其

译作“他尔牙吉”，并指出这是“底野迦”的音译，即

解毒药方之意。［８］该书卷３５《众虫兽伤门》中，采用
“他尔牙吉”治疗的有５处，这与底野迦治疗毒蛇虫
兽咬伤的功效是一致的。卷 ３６《众毒门》中记载：
“治人服毒随即显者，……治服阿夫荣、阿夫荣膏

子、他尔牙吉方。”显示在治疗急性中毒时，可以服

用底野迦和阿夫荣（鸦片）以解毒，而阿夫荣和他尔

牙吉名称单列，则说明回回用药习惯是将鸦片和底

野迦区别对待的，而鸦片也并非底野迦的主要成分。

明代官修《本草品汇精要》与《补遗雷公炮制便

览》均绘有底野迦图，二者的说明文字皆根据《新修

本草》而来，但《本草品汇精要》对底野迦的描述增

加了对底野迦储存容器与气味的内容。李时珍《本

草纲目》在引述底野迦时，将《新修本草》的“诸胆”

改为“猪胆”，将底野迦功效记载为“主治邪祟”［９］，

这或是得自上述“中恶、客忤邪气”等记载。

清代，西方传教士作为底野迦输入中国的重要

推手将其带到中国，并作为珍品进贡，底野迦以“德

里鸦噶”之名出现。［１０］《中国宫廷医学》主编陈可冀

认为，除金鸡纳外，清宫常用西药尚包括：西白噶瓜

那、如勒白白尔拉都、德里鸦噶等。这些药名多从

满语音译或意译而来，目前学界对此类西药所知甚

少，然它们却时常出现在清代宫廷医案之中，尤其

又以德里鸦噶为多。［１１］《竹叶亭杂记》载：“武英殿

有露房，即殿之东稍间，盖旧贮西洋药物及花露之

所。甲戌夏，查检此房，瓶贮甚多，……又有曰德力

雅噶者，形如药膏。”［１２］《寒秀草堂笔记》载：“德里

雅噶，一百六斤十五两二钱，二瓷瓶、二玻璃瓶、四

十三锡盒。”［１３］显示，德里鸦噶存放在贮存西洋药物

及花露的武英殿露房，一般放置在瓷瓶、玻璃瓶或

锡盒之中。在清代宫廷中，它作为贵重药品直接掌

握在皇帝手中，皇室成员和亲信大臣只有在病情严

重时，才由太医向皇帝“讨用”此药，足见此药的

珍奇。

性状、性味功效及应用

从性状来看，《新修本草》记述底野迦“状似久

坏丸药，赤黑色”。《本草品汇精要》中也有阿拉伯

人将此药献给中国人的彩图，图中描绘的药丸有

红、黑两种颜色。德国汉学家夏德藏有一篇１５０６年
写的本草手稿，其中有一幅彩图，绘有向皇帝敬献

底野迦的情景，其中底野迦为红黑色。据此可知，

底野迦实系一种红黑色多种成分制成的药丸。

从性味而言，《新修本草》记载其味辛、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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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无毒。显然，这里记载的底野迦味道苦涩，是由

于其“用诸胆作之”。而罗马医生塞尔萨斯在《论医

学》中列出的底野迦则是用蜂蜜调和而成，《韦氏大

词典》记载的配方也是用蜂蜜调和，味道甘甜。可

见，底野迦的味道因调和剂的不同而有苦味和甜味

之别。

底野迦是由多种药物配制而成的大复方，由于

所含药物众多，其治疗范围非常广泛。首先，药物

或食物中毒。米特拉达梯六世制作底野迦的初衷，

就是为了防止敌人对自己的投毒陷害，因此该药最

初用于解毒。中国元代的《回回药方》中也记载了

其能够治疗服毒后出现的急性中毒症状的功效。

第二，动物咬伤，如疯狗或野兽等。著名科技史专

家李约瑟认为，底野迦原是“苛勒丰的尼肯特

（ＮｉｃａｎｄｅｒｏｆＣｏｌｏｐｈｏｎ，Ｂ．Ｃ．２７５著称）所用的解毒
药，自然是用来医治各种动物咬伤所引起的中毒

症。”［１４］第三，毒蛇咬伤。明代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

所著《职方外纪》中提到：“如
#

亚（今巴勒斯坦朱迪

亚地区）之西，有国名达马斯谷，……土人制一药甚

良，名的里亚加，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

觅一毒蛇咬伤，毒发肿胀，乃以药少许咽之，无弗愈

者，各国甚珍异之。”［１５］１７世纪欧洲画家库帝的铜
版画中就有反映贩卖解毒剂的游商用活蛇演示解

毒剂之解毒作用的内容。第四，邪气侵袭引起的多

种病症。古代西方仍将其机理归为“解毒”一类，这

与前面阐述的“中毒”概念不同，而是类似中医病因

中所指的“邪气”。希腊名医盖伦为罗马皇帝奥略

留调制了加入罂粟汁的底野迦配方，“他认为鸦片

有抗毒的作用，是能够治疗慢性头疼、眩晕、耳聋、

中风、视力差、嘶哑、咳嗽等疾病的解毒剂。”［１６］这里

的“解毒”似乎与中医中祛除邪气的功效相似。由

于其治疗疾病范围非常广泛，常常被称为“万应解

毒药”。第五，中国本草书籍记载底野迦的主治多

为中恶、客忤邪气一类的疾病，大多为病因病机不

明确的疑难杂症。

关于底野迦在临床应用的案例，《清宫医案研

究》收录的医案中有５则详细记载。［１７］康熙四十九
年（１７１０年）五月十九日，太医院右院判刘声芳、御
医李德聪奉旨诊视内阁大学士张玉书病情，症见中

脘胀满，按之微痛，四肢浮肿，恶心懒食，大便微溏，

六脉弦数，辨证为“湿热气滞伤脾”。由于先前服用

德里鸦噶与渗湿和中汤之后，中脘胀痛的情况已减

轻，便溏已止，因此，刘声芳建议仍遵原方调治。另

一个医案是康熙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御医李德

聪奉命前去为理藩院右侍郎荐良诊治疾病，症见气

喘自汗，胸胁胀满，难以仰卧，面目四肢浮肿，大便

不实，六脉绝至不现，诊断为“脾肺虚寒”之喘胀，病

情危重，恐一时出现虚脱，因此建议服用德里鸦噶

兼加减实脾饮调治。当然，清宫医案中也有服用德

里鸦噶后药效不佳的案例。例如康熙四十三年

（１７０４年）六月十二日，太医院大方脉大夫金廷诏前
去医治镶黄旗二等侍卫井四勒，症见癍疹不透，呕

吐泄泻，作渴谵语。一诊时大夫恐汤药药力不济，

特向皇帝“讨用”德里鸦噶二付救治，服用后只有癍

疹渐透，诸多症状仍未改善，呕吐泄泻频繁。二诊

时将德里鸦噶二付与加减茵陈五苓汤合用，依旧无

效。三诊时德里鸦噶二付与加减茵陈退黄汤合用，

仍然无效。由此可见，底野迦虽是一味解毒良药被

清代皇室珍视，但其疗效却并不像西方鼓吹的“万

灵仙药”那般灵验，而清代的宫廷医生在运用时也

往往是在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配合其他药方一

同服用。

底野迦传入中国，是中国和西方世界在丝绸之

路上相遇和交流的结果。经过历史的筛选，外来药

物底野迦很快被中医消化吸收，成为中医药的组成

部分，体现了各国家、民族间优秀文化的相互浸润

和影响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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